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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塞外芳菲正艳
我在千万棵杏树上
掏出数不清的花蕊等你
我不在意蜜蜂呼朋引伴的赞美
不屑十里春风的隆重逢迎
也不惊蓝天白云多情的凝视
我站在高枝上，伸长秀颈
明眸望向长城蜿蜒的尽头
等你身着汉服漫步杏林
听你腰间环佩叮当
等你举着油纸伞

在我清淡的香气里沉醉低吟
等你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
在长城脚下揽騑辔盘桓不去
等你举着单反相机
把我的前世今生收进镜头
我在守口堡等你
你来，我妩媚地开
你不来，我婀娜地开
你来或不来
我都会在浩荡的春风里
以盛开的姿势等你

我在守口堡等你
李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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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泉山上看杏花
史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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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傅雷家书》，心头涌动着与二
十多年前做学生时初读此书不一样的
感受。

众所周知，《傅雷家书》是大翻译家
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写给长子傅聪
和次子傅敏的数百封家信的选编，时间
从 1954 年 1 月至 1966 年 4 月，跨越了傅
雷先生 46 岁到 58 岁的十二个春秋。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信件经傅敏整
理后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读者青睐，
至今畅销不衰，已成经典。我所读的版
本（三联书店，1983 年 6 月版），系 1981
年初版本的再印版，共收录傅雷先生写
给儿子的书信 120 封，字里行间的那份
谆谆教诲和望子成龙的父母之爱，每一
次阅读都令人动容。

三联书店的版本中，收录有 1954 年
傅雷先生写给长子傅聪的信件 25 封，是
寄出信件最多的一年，其中 4 月 7 日的
信，主要内容是和傅聪谈学习外文的心
得。这封信千余字，在《傅雷家书》的全
部信件中，并没有特别之处，和其他书
信一样，通篇流露着傅雷先生对儿子的
关怀，以及希望他努力学好外语的殷殷
嘱咐。然而，我却留意到信中有这样一
句话：“从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
英文，也没念好，只是比法文成绩好一
些。”这句话是我当年初读此书时忽略
了的，甚至是没有注意到的。

《傅雷家书》出版以来，几十年间有
不同的版本，选编的信件几经增补，不
妥之处也有所修正。于是，我找来其他

几个版本，逐一对照，发现均收有 1954
年 4 月 7 日这封信，心头不觉一阵惊讶，
又有些欣喜——难道，傅雷先生从十六
岁到二十岁在塞北大同有过五年的求
学经历？惊讶之余，我更多的是疑惑。
傅雷先生 1908 年生于上海，就我个人的
阅读了解，他一生除了留学、调研、观
摩、开会，绝大多数时候都在沪生活，深
居简出，潜心著译，怎么会来大同求学
呢？我想即刻了解青年傅雷的人生历
程，探究他是否真的在大同留下青春时
代的印迹，以便解开心中的疑问，而且，
以傅雷先生之名，如果当年真的在大同
学习过，依据这条线索，想必会找到别
的更有价值的史料。

按傅雷先生信中所写，他十六岁开
始“在大同改念英文”，那是 1924 年。查
阅《大同市历史沿革简表》得知，那时的
大同称“大同县”，隶属于山西省雁门
道，并未听说过当时有教授英文的高等
学府，循着《傅雷家书》的每封信细读，
也未见他对此事再有详细记述，倒是距
离此信七年后的 1961 年 4 月和 6 月间的
两封信中，和傅聪讨论古代石刻画时，
他 提 及 了 大 同 的 云 冈 石 窟（当 时 写 作

“云岗”），摘录如下：
南北朝（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之

石刻，如河南龙门、山西云岗之巨大塑

像（其 中 很 大 部 分 是 更 晚 的 隋 唐 作 品
——相当于公元六—八世纪），以及敦
煌壁画等等，显然深受佛教艺术、希腊
罗马及近东艺术的影响。

——1961 年 4月 25日
敦煌壁画云岗石刻有外来因素。
——1961 年 6月 26日晚
傅 雷 先 生 不 仅 是 翻 译 家 ，还 在 书

法、美术、评论等多个艺术门类都有造
诣。他既然和儿子在信中提及云冈石
窟，想必当年来过大同，难道，是在游览
了云冈石窟这样蜚声中外的历史古迹
后，对石窟的造像留下深刻印象，才在信
中两次提到这座人类艺术宝库吗？或者
真的在大同有过求学经历，也未可知。
然而，傅雷先生和夫人朱梅馥，还有他们
的长子傅聪均已作古，次子傅敏已 86 岁
高龄，且一家人当年的全部书信（据傅敏
1983 年回忆核实，傅雷先生写给儿子的
全部信件有 307 封），在特殊年代大半丢
失，保存下来的，也未完全收入《傅雷家
书》，该去哪里核实这段逸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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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雷先生的传记，网上能找
到 的 并 不 多 。 在 文 友 郝 永 欣 的 帮 助
下，我查阅了金梅著 《傅雷传》（湖南
文艺出版社，1993 年 6 月版），又对照

吕作用著 《傅雷美术年谱》（江苏凤凰
美术出版社，2017 年 7 月版），才得以
解开心中的疑问。

1908 年 4 月 7 日，傅雷生于江苏省
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今上海
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四岁时，父亲因冤
狱病故，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傅雷幼年
便开始接触英语与算术，严苛的家塾教
育，为他日后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9 年，十一岁的傅雷入周浦镇小学二
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
附属小学。1921 年，傅雷考取了教会学
校徐汇公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生
涯。1924 年，傅雷被上海大同大学附属
中学录取，其间，积极参加“五卅”爱国
斗争和反军阀学生运动，并在《北新周
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
幕》等小说，但因为参与“闹学潮”，他被
迫 中 断 了 在 大 同 大 学 附 中 的 学 业 。
1926 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继
续深造。那年，他十八岁。1927 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为了安心读书，
傅雷决定出国留学。当年 12 月 30 日，
他告别亲友及未婚妻朱梅馥，乘坐法国
邮轮“盎特莱蓬号”起程赴法。那年，他
才虚二十岁。

《傅雷传》的作者金梅先生，1936 年
生于上海南汇，和傅雷先生是同乡，他

的传记内容应该准确可信。原来，傅雷
当年并非在塞北大同求学，而是在上海
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时间也不是五
年，应为两年，并非他在信中所写“十六
岁到二十岁在大同改念英文”，想必记
忆有误，且《傅雷传》和《傅雷美术年谱》
中均没有找到他曾来过大同的记载，那
么，他在信中和儿子提起云冈石窟，应
是日常做学问的积累或了解吧。

我阅读中的疑问，就此化解。
傅雷先生的青春印迹鲜为人知，在

对他的研究中，也没有很重的占比，时
间短暂是一方面，但我想，更主要的是，
与他其后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比，那
段求学时光显得较为平淡，况且那时他
年纪尚小，故而研究者们没有对此花更
多的笔墨，大都一笔带过。他和儿子在
信中提到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念
英文一事，仅写了“大同”二字，当属于
简写或略写，父子俩均晓得，却很容易
让不知详情的读者误以为他当年是在
北方古都大同求学，也才激起了我究根
儿的热情。

对于上海大同大学，绝大多数人都
鲜有耳闻。

上海大同大学，前身系教育家胡敦
复和他的同人募捐私款，于 1912 年 3 月
19 日在上海创办的大同学院，1922 年 9

月改称大同大学。此校是辛亥革命后
上海乃至全国第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1952
年秋，上海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
并，前后共有四十年的教学史。我托上
海的好友杨磊打听，方知上海大同大学
的旧址，位于今天上海市大同中学、蓬
莱公园、五四中学及周边地区，校址分
散，且遗迹不多，早被大上海的都市气
息淹没了。

时光匆匆，倏忽百载，当年的学子
和母校，都成了遥远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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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傅雷先生的几十部译作早已
成为文学经典，尤其是他为翻译法国文
学名著作出了杰出贡献，令读者敬仰并
缅怀。

1962 年 3 月 8 日，54 岁的傅雷先生
在给次子傅敏的信中说，“‘真理至上’

‘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
作为立身的原则”，而长子傅聪则在信
中夸“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
了热情，很执着”。谁承想，就是这样一
位充满了热情和执着的大学问家，一生
坎坷，命运多舛。

要了解傅雷先生的一生，《傅雷家
书》想必是最好的读本了。我想，傅雷
先生如果当年真的在大同有过求学经
历，那他一定会和这座塞北古都结下别
样的缘分，也一定会徜徉在云冈石窟这
座雕刻艺术宝库中，留下更多的文字记
述，而不是与儿子在书信中简单提及。

若真如此，也是一百年前的往事了。

傅雷：“ 求学大同”存疑考
许 玮

听母亲说，我对于书的兴趣从“抓
周”抓到《大闹天宫》连环画开始。后来
上学识了字，就越发不可收拾。

家中藏书不多，想要多看书，只能
借书。

母亲是有名的“女儿控”。只要我想
要的，她能找到的，她都会设法给我找
来。别的母亲聚在一起，不是东家长，就
是西家短，母亲却是四处打听谁家有藏
书。为了帮我多借一本书，忙完农活后，
手巧的母亲给人织了一件又一件毛衣。

多年后，忆童年，我眼前浮现的画
面常常是：煤油灯下，母亲一针一线地
织毛衣，我一字一句地看书。有时看入
迷了，刘海触到了灯火，头发迅速蜷曲，
一股刺鼻的焦煳味弥漫整个空间。母
亲迅速将我拉离煤油灯，将烧煳的头发
揉搓几下，再仔细剪掉。但这样的“插
曲”半点没影响我看书的心情。

村 里 看 书 的 孩 子 不 多 ，连 环 画 很
少，母亲借来的书大多是厚重的收藏
本，有《封神演义》《薛仁贵征西》《水浒
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
我半读半猜、囫囵吞枣。为了让我完整
地看完整本书，母亲将一头飘逸的长发
卖掉，给我买了《新华字典》。

我上学后，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演讲
比赛。自从听了一次我的演讲后，母亲
迷上了我的演讲。从此，我的看书不再
是“看”，而是声情并茂地“读”，为了让
书中的人物更鲜活，我会捏着嗓子，扮
各种角色，母亲听得前仰后合。

家里经济宽裕后，母亲更支持我多

读书，陆续给我订了《诗刊》《少年文艺》
《故事会》《儿童文学》等杂志，并鼓励我自
己写故事，虽然我的“成就”只是经常有作
文成为范文或发表在校报上，母亲却已很
是欣喜，每每和别人聊到我，满满都是自
豪感。以至让我有一种感觉：孝顺父母最
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父母的骄傲。

我上高中的时候，供销社门口出现了
租书的小推车。小推车上是一个封闭的
玻璃柜，里面大多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
说，也有经典著作，但不多。租金是一天一
毛钱，不贵，很吸引同学，我也是其中一员。
那段时间，我的零花钱大多用在了租书上。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大学。上大

学后，看书更方便，一张薄薄的借书卡，
几万册的书随我挑选。《泰戈尔诗集》《战
争与和平》《百年孤独》《简·爱》《飘》……
令我废寝忘食，我的读书笔记也越做越
多，厚厚一大摞，跟着我从少年走到中
年，从文学爱好者步入省作协。

现在，有了网络，看书更加方便，再
也不用费心四处借书了。而我因为尝
试写作，家中还拥有了半个书柜的样刊
和自己出版的作品。

可 是 ，我 看 书 的 热 情 却 大 不 如 以
前，常常是一本书没看几页就被一个电
话或别的什么事打断叫停。仔细回想，
我真的那么忙吗？无非是那些书没有
人催着还，看不看都在那里，我便心安
理得地懒散起来。

不由想到袁枚先生《黄生借书说》
中的一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不禁
汗颜。

伸缩大门旁，芍药的苞蕾
爬满一簇簇枯褐的枝干
要亮一嗓子
为这部新戏开场

辣辣草登场了
野蒿子登场了

它们与归来的鸭雁 搭起
北方初春的舞台

望着窗外
我挑出几枚青青的文字
楼下 顽童吹响了柳笛
声音中听出 柳梢的绿

春戏
郭宏旺

借书读的日子
熊 燕

晨
光

张
成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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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高的杏儿，个大均匀，肉厚香甜，
远近闻名。每年杏花盛开、杏果成熟的
时候，人们纷纷前来赏花摘杏儿。一家
老少，三五好友，行走在长城边、撒欢于
杏林里，真是一件美事。

今年的“阳高杏花节”在守口堡拉
开帷幕，想必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非
常热闹，于是，自己独辟蹊径，奔赴大泉
山看杏花。

阳 高 种 植 杏 儿 历 史 悠 久 ，品 种 也
多，主要有京杏、大接杏、哈密杏、水蜜
大金杏等十多种。目前全县以杏果为
主的经济林面积已经达到 20 多万亩，年
产杏果近 4 万吨，多家杏脯生产企业获
得国家 SC 认证。杏果产业成了阳高县
一项特色富民产业。

大泉山地处雁门关外，坐落于阳高
县大白登镇。过去的大泉山，水源奇
缺，水土流失严重，是“山山和尚头，水
土遍地流，人人都发愁”的生态环境恶
劣之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凤林、
高进才开始共同治理这座荒山，在多年
的艰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治理水土流
失、化害为利的有效措施，由此带领当
地群众拉开了治山治水的序幕……

“很高兴地看完了这篇好文章。有
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
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

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
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
点时间，也就够了……”这是毛泽东主席
1955年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加
的按语。这个办法和经验，对于刚刚解
放、一穷二白的国家，改变自然生态条
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风沙肆意侵
害、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的整个
北方地区，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

阳高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首创
了坡上挖“鱼鳞坑”，坑内栽树、种草，逐
步完善总结出打坝、掏旱井、修水渠、挖
鱼鳞坑、挖卧牛坑、打土谷坊、筑沟头埂、
修水平田的“八连环工程”，后来又采取

“卧条法”栽植树木，提高了成活率。面
对“小老树”生长缓慢，又提出“油松上
山，杨柳下沟”，中间种杏树、柠条，形成
了现在的“混交林”。鱼鳞坑，就是在较
陡的梁峁坡面和支离破碎的沟坡上沿等
高线自上而下地挖半圆形或月牙形的
坑，呈品字形排列，类似鱼鳞状。大泉山
发明的“鱼鳞坑”及治山保水法，像一枚

“原子弹”，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水土保持、
治理山河的运动中炸响，各地领导、专
家，包括陈永贵、申纪兰等纷纷前来参观
学习。大泉山成为“新中国水土保持第
一山、永不褪色的水保典范、黄土地上的
翡翠明珠，中国水保发祥地”，是全国综

合治理荒山“山上戴帽子、山坡披衣裳、
山下穿鞋子”标准和模式的标杆。

凭着多年艰苦探索出的土方法和
全县“山色不变、绝不下山”的决心，经
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阳高人硬是把丘
陵起伏、沟壑纵横、童山濯濯的大泉山，
变成了今天植被茂盛、绿树成荫、杏果
丰硕的“花果山”，也铸就了“知难而进，
穷则思变，坚韧不拔”的大泉山精神。

近年来，阳高县投入巨资，打井配
套，引水上山，建蓄水池，修盘山道路，
进行排污管网、电力设施等基础设施建
设，将大泉山森林公园、大泉山生态水
保示范区、白登河湿地公园用生态链条
有机地连在一起。以绿色为品牌，以红
色为文化底蕴，以杏果为经济支柱，打
造成了具有晋北黄土高原特色、生态旅
游典范的红色旅游区。

从桥头村蹚过白登河，沿阳西线向
东北行进，沿途大泉山西面的半坡间杏
花开得正艳，远看像一条宽宽的彩带，
在大泉山这个壮汉腰间延绵缠绕。穿
行在几十里的花海长廊，张官屯、官庄、
金家庄等几个村庄被杏花遮遮掩掩，连
成一片，甚是壮观。在众人的惊艳和欢
声中，汽车盘旋环绕，不知不觉地爬上
大泉山。路边排列着醒目的红色标语，
山上亭台楼阁，供游人休憩和眺望。

伫立山顶，放眼望去，此时的大泉
山，松涛阵阵，绿色葱葱，杏花争艳，春
意盎然；林间荆棘草簇，繁盛茂密；草丛
里，野兔在欢快地穿行跳跃；枝头上，鸟
儿发出悦耳的鸣叫。古人描写“雁门关
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
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荒凉贫
瘠的景象，被彻底改写。四月杏花雨，
原野处处白。阳高大地杏花处处可见，
而规模较大、最有特色的，是守口堡的
杏花，因植被稀少，老树新花，绽放点缀
于长城边、烽火台间，苍茫而孤艳；王官
屯的杏花一马平川，一片粉黛；而眼前
大泉山上的杏花，是一簇簇、一团团、一
片片，蕴身在松林里、镶缀在绿色中，沟
坪上、田埂边、小河畔、村院里，层层叠
叠，跌宕起伏，像大山上背阴处没有融
化的积雪，或是一堆堆白色的棉絮薄
纱，飘挂在茂密的松林上，真是万绿丛
中一点白，耀眼夺目，景色别致。

“杏儿好吃树难栽，春遇风雪遭年
灾。”几天的大风沙尘遮天蔽日。站立
杏树前，仔细端详，庆幸的是，风沙对杏
花并没有造成明显的伤害。花蒂稍带
红晕、花瓣洁白的杏花，正在尽情开放；
娇嫩、晶莹的花朵缀满枝条，花串间生
发出零星的绿叶嫩芽；几朵快要凋谢的
花朵，根部长出小小的青果；一阵风吹
过，花枝扭摆着身躯，像淳朴、羞涩的乡
村少女，妩媚中透出坚韧和顽强；空气
中弥漫着馥郁的芳香，沁人心脾……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愿杏花能抗过风沙，经得起“倒春寒”，
在凋谢中孕育生机，结出希望的硕果。

当五月的微风吹拂开月季的笑颜
天地间唱响了劳动的欢歌
劳动如灿烂的阳光
照亮每一个前行的身影
劳动像一支神奇的画笔
抒写出山水间的诗意
劳动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人类文明的推动者
劳动是田园里的春耕秋收
劳动是餐桌上的饭菜飘香

劳动是建筑工地上的热火朝天
劳动是死神面前的争分夺秒
劳动是三尺讲台上的言传身教
劳动是科研战线上的坚持不懈
劳动也是每一个岗位上的兢兢业业
劳动是滋润万物的雨露
是创造幸福生活的源泉
是从刀耕火种中走出来的圣火
是一双手到另一双传递的温情
也是唱响在天地间最欢快的歌谣

劳动的欢歌
杨丽丽

（一）

是面朝土地朝圣者一样的虔诚
是黑板前传道授业解惑的神采飞扬
是电脑键盘上手指的行云流水……
每一种劳动的姿势
都以力量造型
拧得出汗水和快乐
都以勤劳构图
一笔一画出神入化
无论哪一种劳动的姿势
都与风霜雨雪相濡以沫
擎起
一个民族崛起的钢铁脊梁
树起
一座生命不息劳动不止的历史丰碑

（二）

劳动——

一个用汗水命名的动词
一个用光荣标记的名词
以这个词汇谱写的一支歌
从远古的刀耕火种
穿越岁月的沧桑
一直传唱到
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

这支高亢雄浑的歌
与太阳和月亮同行
唱出世界的美轮美奂
这支激扬豪迈的歌
与希冀和创造一起
歌颂梦想的开花结果
这支经典不朽的歌
从蓄满岩浆的胸腔喊出来
从滚烫火热的五月吼出来
磅 礴 成 一 曲 气 势 恢 宏 的 生 命 交

响乐

劳动畅想
孟夏

国家主人翁，大器工匠才。
铁肩担重任，赤胆胸中揣。

与党同步走，为民创未来。
使命永不忘，强国我辈侪！

工匠精神
郭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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